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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12年的济南老火车站，曾被战后联邦
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
站，遗憾的是，它于1992年被拆除了。20多年过
去，济南当局后悔了，决定由济南市旧城开发投
资集团投资15亿元重修济南老火车站。济南市
官方称复建后的济南老火车站将“原汁原味”地
展现在市民面前。（10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将不可移动的文物拆了重建，然后制造大批
的“假古董”，这样的蠢事常常在当下的中国进
行。所不同的是，各地对这类穷折腾、“恶作剧”给
出的名目不一样，有说是“维修性拆除”，如梁思
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就冠之以这样的理由；有说是

“保护性拆除”，如重庆蒋介石行营被拆就是这么
说的；如今，济南又要“原汁原味”重建老火车站。

我不知济南官方是如何理解“原汁原味”的
意思的。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本义是指食
物原有的味道和汤汁。比喻事物本来的，没有受
到外来影响的风格、特性等。难道济南官方的意
思是说，重建后的老火车站将与德国人老费舍尔
设计建造的一模一样？这可能吗？

据查得知，当年被官方视为殖民主义象征的
济南老火车站被拆时，除了保留下来那口机械大
钟，所有的建筑材料并未得到妥善保存，这样，即
便找到了老费舍尔的设计图纸，今人也不可能用
现代工艺、现代材料建造起一座“原汁原味”的老
火车站。更何况，费舍尔在设计火车站罗马式圆
顶时融入了欧洲人的宗教理念和信仰，因而赋予
了整座建筑特有的宗教气息和风格。试问，让一
群既无宗教信仰又无文化信仰甚至连敬畏文化
遗产之心都没有的现代工匠来重建老火车站，岂
能将其建造得“原汁原味”？

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得好：“建筑的
灵魂最核心的因素是历史载体。济南老火车站
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到民国的转变、到抗日战争
时期日本人军管铁路，再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
段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触摸的‘立体的历史’。”重
建后的火车站除了能见证今人在推进城市化进
程中所犯的错误——用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
话说是，近20年文物破坏甚于“文革”——再也无
法见证那一段历史。也就是说，它已失去了历史
载体的功能。魂魄已散，即便形貌再酷似，也只
是徒有其表的“假古董”而已。

今人的蠢事已经做得够多了。如果说，当年
作出拆除老火车站的决定是一错的话，今天作出
的重建决定未必就正确。而一个大项目的上马，
往往会让某些人中饱私囊，这也不得不防。故我
建议，还是应该遵循《文物法》的规定：不可移动
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
在原址重建。明智的做法是，在原址立一块碑，
记录老火车站被毁的历史，告诫今人、后人以及
官员们，再也不要犯类似错误。 王学进

“文物拆了重建”
是瞎折腾“查开房”泄露隐私不能不当回事

上周，一个名为“查开房”的页面悄然现
身网络。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可以得到
被查询者在某些快捷酒店登记的个人信息，
如登记日期、手机号码乃至家庭住址等等，
大批网友惊呼“被查房”。据报道，泄露的数
据源于一家网络公司，其在上传和存储客户
信息方面存在技术漏洞。目前，虽然相关网
站已无法访问，但事件暴露出的信息安全问
题不容小视。

身处大数据时代，任何一个小小失误都
可能造成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同类事件
已层出不穷：2010年，美国社交网站“脸谱”
遭遇“泄密门”，约1亿名用户的个人信息被
泄露；2011 年，韩国社交网站“赛我网”的
3500万用户资料被窃取，间接导致韩国网络
实名制的取消；今年初，中国人寿数据库信
息泄露，近 80 万份投保人的保单信息被公

开……因信息安全问题产生的危害，远远超
出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成为全社会乃至
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
对个人信息的采集更加便捷。除了身份信
息，还包括人们在网上交易时产生的数据、
在搜索引擎留下的历史记录、使用移动终端
时上传的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将这些数据
汇总起来，可以相当精准地还原一个人的真
实活动轨迹和生活面貌。1993年，美国《纽
约客》杂志刊登的一幅著名漫画称，“在互联
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20 年后的
今天，有人打趣，就算一条狗在玩电脑，也会
有人知道它在网上干了什么。而对这些信
息的保护，显然还没有达到与技术进步同样
的程度。

个人信息不但是公民的人格权利，也具

有社会经济资源。“查开房”事件发生不久，
有网友未雨绸缪地提醒：以后一段时间，各
类直接针对个人的电话、短信类诈骗活动将
迎来新的井喷。虽然语带调侃，但透露出一
个事实：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贩卖，已经形成
灰色产业链。根据趋势科技去年和清华大
学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信
息安全地下产业链调查报告》，这条灰色产业
链的整体盈利规模在2011年就已达到53.6
亿元，8%的网友曾在网上遭遇欺诈或被盗。
对数据的争夺，在一些行业已经白热化。

也要看到，信息时代，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而要刷新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认识。既
要确保公民基本的人格权不受非法侵害，又
要促进对个人信息资源合法合理的开发利
用。如何让信息的使用、保存与流动保持在
安全可控的范围，使信息化为人们带来方便

而不是灾难，是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从刑法修正案（七）到
侵权责任法，从居民身份证法的修订，到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一个涵盖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然而，法律很难追
上迅猛发展的现实生活，从长远看，需要在
个人、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多个层面，构建
立体协同、动态发展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从根本上遏制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
的系统性风险。

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
夫勒就曾预言，大数据将是“第三次浪潮”的
华彩乐章。让浪潮把我们带往远方，而不是
把我们拍死在沙滩上，需要政府、企业和每
个公民一同筑牢防波堤。 任文平

10月23日，2013年中科院院士候
选人、南京大学教授王牧在个人博客上
发表博文，正式声明自己申请退出院士
增选，并详细解释原因。博文中同时发
布王牧此前给中科院数理学部的实名
举报信，称其课题组发现以闻海虎教授
为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涉嫌造假。（10
月22日《京华时报》（微博））

论文造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
个新话题。众所周知，由于现行的工资
和薪酬分配机制，不仅与那一纸文凭密
切相关，更与职称的高低直接挂钩。评
职能，论文是一个硬指标。哪怕你是教
授级的大腕，也不能特殊。

尤其是我们国家，为了能够激发
起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研发热情，
对于论文发表有着更优厚的待遇。这

无疑对于促进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有
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在“名利”的
面前，即使是有着较高素养的教授，也
迷失了方向。

为了能够发表论文，赢得名和利
的双丰收，甚至可以更上一层楼，进入
中科院，成为院士，享受更高级别的待
遇。个别教授失去道德底线，科技精
神，采取了造假数据、抄袭别人科技成
果的方式来获取名利。

当然，新闻中被王牧教授实名举
报的闻海虎教授是否造假还需要专业
机构鉴定。但王牧教授以“申请退出
2013年院士增选”的方式，来提醒科学
道德底线的做法，在让人敬佩、感动的
同时，也引发人们的思考。造假论文，
难道就这么容易“光明正大”的大行其

道？如果，王牧不坚守科学道德，不举
报，那么闻海虎的论文问题是不是就没
有人发现，那么，他是不是就能借此论
文达到自己收获“名利”的目的？

虽然，论文对于绝大多数普遍人
来说，都是天书没人能看懂，真假自然
难以分辨。但对于论文审批的机构和
相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应有人来进
行鉴定，不能只看荣誉好的一面，更要
坚守诚信、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最大
限度的打压假、劣、抄论文生存的空
间。而不能光靠教授的良心和科学道
德的“自觉”，这种良心发现毕竟不能
代替完善制度的有力约束。希望王牧
教授的行为，在唤醒科技工作者道德
良知的同时，也能惊醒论文鉴定机构
的沉睡。 王继凯

季建业如何“攻陷”了
法学院

他官至副省级，虽仕途平步青云，亦不忘学海
泛舟，两年前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工作站
出站，2006年于苏州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研究
的是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他心系农民权利，为之
撰写博士论文一篇。若干年来，他在媒体、刊物发
表文章若干篇，人称学者型官员——他是新近“翻
船”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这是季建业被调查之前，呈现在公众和同僚
们面前的光鲜一面——一个勤奋好学、专业能干
的学习型好干部。

随着季建业被调查，大家看到了其另一面
——身为苏州大学的校董，却在苏州大学读博士
学位；博士论文被指抄袭多个学者的文章，据称是
由别人代笔，博士论文答辩，本人并未到场。他在
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法学博士后“研究”，该校法学院
又和南京市政府进行项目合作，季建业本人正是课
题项目负责人。季建业做了很多研究，发表了很多
文章，其中的观点却和他的施政理念恰恰相反。

季建业一面大谈保护古城风貌，一面在南京
砍伐百年梧桐；他一面大谈尊重农民权利，一面又
干了不知多少侵犯农民权益的事情；他一面在法
学院里厮混，一面又涉嫌违法犯罪。这真是有些
黑色幽默的戏剧效果。

如果明事理，上述两家大学法学院就不要出来
狡辩了。现在洗刷自己多么清白，和季建业是纯粹
的学术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百分百是扯犊子。

报道显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季建业还
是个县处级官员，就开始了在苏州大学的学术进
取之路。1999年，季正式进入苏州大学法学院，成
了一名正式的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
学。2003年后，季建业继续在苏州大学攻读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在职博士课程，师从杨海坤
教授。与此同时，季建业步步高升。2006年6月
14日，季建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他平生的第
一个学术头衔——人大宪政与行政法治中心客座
研究员。这年也是他正式获得博士学位的一年。
2009年季建业成为南京市代市长。按照时间表倒
推，这位副省级官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在人大
法学院从事为期3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季建业“痴迷”学术，“醉心”法学，一路读到博
士后，“好学”精神非常人所能比拟。遗憾的是，苏
大法学院没有教好自己的学生，人大法学院没有
培养好自己的“研究人员”。在长达十几年时间
里，这样的经历不但没有帮助季建业树立对法律
的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政绩
观和群众观，法学院反而被季建业一步步攻陷。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权力与学术之间的资源置换并不罕见，但不
管其他学院如何，法学院尤其不能这么干。法学
院不能守住学术的底线，法学的学术头衔可以交
换，甚至私相授受，也就击穿了法律应该被信仰的
底线。

季建业或许真的非常喜欢法学，但最后却让
大家觉得，法学和这个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季
建业当然要依法处理，但这位法学博士的学术发
家史却实在不忍卒读。 于德清

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日前，国家
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
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
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以防止恶性“医
闹”，比如将按20张病床1名保安标准实施。（10月
23日《京华时报（微博）》）

每20张病床配一个保安，是医院安保升级的
信号。出现这种硬性要求，与近年来医疗暴力事
件上升有关系。面对这一局面，有关方面作出这
种回应，显出了管理的“急”。

但它也仅仅只是在拼“硬”力，带着一种以暴
制暴的治理思维。让人担心的一种现象是，医院
以为配齐了防卫的保安，安全上就可以有备无患，
因麻痹而放弃了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样的事件在
南昌某医院并非没有发生过。

医患矛盾激化，医疗纠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暴力伤医事件此起彼伏，意味着原来的管理模
式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新变化，失去了公信力，这
才是暴力伤医事件剧增的根源所在。如果不顺应
这种变化，拿出更多有力的办法解决医患信任和
关系冲突的麻烦，单方面的安保升级，也不足以解
决“闹”的问题。

首先，要尽快大面积推广医疗责任险，确保在
医疗事故或意外发生后，由第三方的保险机构来
承担大部分经济赔偿。因为医疗服务本身具有太
多的不可预测性，医疗行业被公认为是高风险行
业。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很难绝对不出现医
疗意外。鉴于这一特点，应推广“医疗执业保险”，
一旦出现类似的医疗意外，患者去找保险公司，通
过第三方鉴定来进行索赔，避免了医患直接面对
冲突造成矛盾激化。

其次，医院服务的软件要再升级。就医消费
不透明，医患沟通的渠道不畅通，就医服务时间过
短，等等，这些都是当前非常突出的现实矛盾。当
医疗机构总抱怨病人或其家属蛮不讲理的时候，
也应该反思一下，病人为什么不愿意听你的？很
多时候，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双向的。

作为医者，当你觉得病人不懂、不了解你时，
可能也意味着你同样不懂、不了解病人。而且，难
道医院就完全没有野蛮和不讲理的一面？在发达
国家，医院总要留给病人和医生足够多的沟通时
间，等候和沟通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冷静和反思
的过程，这一点恰恰是目前很多医院缺少的。

只有安保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服务质量的问
题都得到同样的重视，并得以明显改善，才可能迎
来行医真正安全的那一天。 吴 帅

增加保安
也无法确保行医安全

学术造假不能仅靠“退选”揭发

地铁上、饭馆里，乘电梯、过马
路，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都被手机填
满。朋友聚餐、家人团聚，“低头族”
依旧忙着看微博、聊微信、玩游戏。

“低头族”源自英文单词Phubbing，由
phone(手机)与 snub(冷落)组合而成，
很显然，信息时代的无礼与冷漠正在
全球蔓延。（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低头族”是一个完全被杜撰出
来的单词，大意是因玩手机而冷落
了周围人的行为。2012 年，这个词
被收进了澳大利亚全国大辞典。足
以说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迅
速发展，其功能和危害一样，双双呈
现全球化趋势。

挤地铁时刷微博、等公交时看
微信，回到家盯着 ipad 看电视剧，无
节制玩手机游戏……都被列为“低
头族”的症状。“低头族”，大多数时
间沉浸在自己和手机的世界里，越
来越少关注身边的人，以至于有这

样的感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
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刷屏’。”

“低头族”的集体静默甚至为各
种危险埋下隐患。据报道，上个月，
大二学生 Justin Valdez 在美国旧金山
的地铁上被射杀。监控录像显示，
射杀 Justin 前，凶手数次掏出手枪，
甚至用它擦了擦鼻子。与此同时，
近在咫尺的十几位乘客都在低头看
手机，没人注意到凶手。这不禁让
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低头族”不仅
不易察觉环境的异样，更容易使自
己置于危险之中而不自知。

“低头族”的队伍正在壮大，从
年轻人到中老年人，甚至孩子也在
加入。干眼症、腱鞘炎、精神忧郁等
各种健康隐患和可以预见的安全隐
患似乎都抵挡不住电子屏幕的巨大
魔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想说的话
似乎越来越少了，倾吐的欲望越来
越不强烈了，更体会不到交流的乐

趣和温暖了。美食家沈宏非在博客
中写道：“人心散了，饭也吃不好了
……上了微博后，我的拍菜水准蒸
蒸日上，吃菜的兴趣则江河日下。”
朋友聚餐、家人团聚，经常因为“低
头族”的存在而变得了无兴趣甚至
匆匆结束。

无论是主动选择做“低头族”还
是被动选择，我们都应该正确认识
到，网络交往不同于现实交往，更
无法取代现实交往，这种间接交往
毕竟没有面对面的交谈和心灵与
心灵的碰撞来得真实，不会产生更
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共鸣，由此而结
成的群体关系其实并不牢固，过分
依 赖 还 会 弱 化 现 实 交 往 的 能 力 。
所以，当你不是一个人时，请顾及
一 下 周 围 人 的 感 受 ，当 你 昂 起 头
时，你会发现你错过了世界很多精
彩的变化。

宋 华

拒做“低头族”

据报道，近日辽
宁师范大学有学生
向媒体爆料，该校辅
导员口头传达学校
规定，“上课期间不
准 在 寝 室 床 上 睡
觉”。目前该校已有
学生因违反该规定
受到书面处分。

“堵”的另一面
是“疏”。大学里，学
生逃课常有，是下大
力气严防死守，卡住
学生在白天的瞌睡，
还是致力提升课堂
品质，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已然成为区分
高等教育管理水平
高下的试金石。

勾 法 图 锡兵 文

以一把芒硝“治百病”的胡万林，履历与监狱
有着不解之缘。这位曾治死过市长的“神医”，每
每从监狱出来，都重操旧业、害人不倦，却不乏追
随者。而这次他治死的，是一名大学生。该大学
生用生命了结的方式，再次向世人揭穿所谓神医
的真面目。

话说，刚过扫盲级文化程度的胡万林，已是
劣迹斑斑。在新疆建设兵团服刑期间，治死过13
条人命；1997年，他出狱的第二年，竟在陕西办起
医院，再治出人命，他以“医院被取缔”为由卷铺
盖走人。过后不久，胡万林竟成了《发现黄帝内
经》书中几乎可包治百病的“当代华佗”，并在河
南办医院，又治死了人。

身背这么多人命的胡万林，2000年被法院以
非法行医罪判刑15年。就在人们以为“神医”胡
万林的故事该画上句号时，没想到，他竟然又回
来了。这回，他又治死了人。

屡治屡死，屡死屡治。这的确是“神医”——
神的不是其“医术”，而是出了这么多医疗事故
后，还能游走于江湖。死了人、坐了牢，似乎未影
响“神医”在一群人心中的号召力，那些拥趸们，
竟未从其治死人的“神迹”中彻悟，反倒继续追
随。你说这神不？

治死了N条人命还有人追捧，这荒诞事实，
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好题材。“非法行医罪”打不倒
胡万林，“治死了市长”也没法阻断胡万林的行骗
之路，其生命力如此顽强，是源于“神医”善骗、迷
信土壤深厚，抑或科普乏力、监管鞭长莫及？

“神医”胡万林，本可以不这么逍遥：如果法
治“药性”强些，对其违法行径的监管触角更敏感
些，能从法律和科普等层面着手，给“神医”来个
釜底抽薪，其“功力”会不废？当社会多了双“逢
神医必警惕”的眼睛，“神医”们还能如鱼得水？

刘雪松

“神医”如鱼得水
源自中医迷信

以“堵”治懒
何妨变“堵”为“疏”


